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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潮州市考察。位于潮
州古城东门外的广济桥始建于南宋年间，横跨韩
江两岸，风格独特，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

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习近平沿桥

步行，察看桥亭、浮桥，眺望韩江两岸风貌，了

解桥梁历史文化特色，听取广济桥修复保护情况

介绍。习近平强调，广济桥历史上几经重建和修

缮，凝聚了不同时期劳动人民的匠心和智慧，具

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潮州历史文

化的重要标志。要珍惜和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

文化遗产，不能搞过度修缮、过度开发，尽可能

保留历史原貌。要抓好韩江流域综合治理，让韩

江秀水长清。
随后，习近平步行穿过广济桥畔的广济门，

沿石阶登上广济楼。在楼上展厅里，习近平察看
潮州非遗文化作品，观看非遗项目传承人代表的
现场制作演示，并同他们亲切交流，了解潮州传
统技艺传承情况。习近平指出，潮州文化具有鲜
明的地域特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以潮绣、潮瓷、潮雕、潮

塑、潮剧和工夫茶、潮州菜等为代表的潮州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加强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
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习近平来到二层檐廊，举目远眺，韩江水
阔，长桥卧波。在听取广济楼历史和古城修复保
护情况汇报后，习近平强调，包括广济桥、广济
楼在内的潮州古城比较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实属

难得，弥足珍贵。在改造老城、开发新城过程
中，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
脉，使历史和当代相
得益彰。

——摘自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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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2020 年全国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中铁国际集团
川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员工
徐子龙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
号，在这种高光时刻，他却没有能去
人民大会堂领奖，而是继续在境外为
企业开拓市场。

16 年来，徐子龙远离亲人、克
服孤独，战胜疾病和战乱的威胁，在
遥远陌生的国度，在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汗水和足
迹，带着初心，勇敢地站在海外项目
的工地上，为中国建筑企业外经事业
作出了真真切切的贡献。

40 岁的徐子龙在海外一线从事
外经工作 16 年，其中 13 个年头在非
洲尼日利亚。

初见徐子龙，第一印象，皮肤特
别黑，一身蓝色工装，头戴红色安全
帽，鬓角的头发因为太长，被眼镜腿
压 得 向 两 边 翘 着 ， 看 上 去 有 点

“土”，这与我想
象中西服革履的
外经人员形象大
相径庭。

后 来 ， 听
了 他 的 故 事 ，
我 在 心 里 一 点
点勾勒出作为国际工程的外经人员
本来的样子。

“在陌生的国家开拓市场，是
难 。 要 么 呆 几 年 就 回 国 了 ， 要 么
不服输，我选择后者。”徐子龙这
样说。

2004 年，英语专业毕业的徐子
龙被派往中铁国际尼日利亚子公司工
作。说是公司，其实三四年间，阿布
贾办事处只有徐子龙一个人和一名外
聘的当地司机。徐子龙把工作重点放
在了市场开发。为考察项目，他开着
一辆二手车，钻进过600公里外的原
始森林，差点迷了路；不小心误入土
匪包围圈，死里逃生；遭遇车祸，车

子险些翻下深沟，就这样，不服输的
徐子龙硬是用3个月时间，历经近10
万公里，把尼日利亚 36 个州跑了个
遍，掌握了各地基建资料，形成以南
部市场为重点的开发思路和工作目
标。2008 年，尼日利亚公司先后中
标了科吉体育场、阿洛玛公路、依切
克公路、依古梅公路等项目，合同额
达到 4500 万美元，创尼日利亚公司
新签合同额历史新记录。同时以在建
项目为依托，大力实施滚动开发，在
2009 年至 2016 期间共中标 21 个项
目，合同额约2亿美元。

终于，在徐子龙和他所带领的国
际工程人共同努力下，当地人不仅对

中国企业的品
牌影响力和国
际竞争力，有
了深刻的印象
和了解，也认
识了这个来非
洲做工程的小

伙子，徐子龙。
“在海外做工程的都不怕苦。”徐

子龙这样说。
在尼日利亚期间，徐子龙写过一

篇日记叫 《非洲雄鹰》，里面有这样
一句话：“我最青春的时光是在尼日
利亚度过的，但这期间我也有遗憾。”

还有1周就要回国休假了，参加
工作就一直在非洲，快 10 年了还从
没带父母出去转转呢，这次徐子龙提
前订好了回国的机票，做好攻略要带
父母和弟弟出去旅游。

凌晨2点，急促的电话铃格外刺
耳，徐子龙心里一紧：“这个时候来
电话，不会是项目上有什么事吧？”

电话那头是母亲虚弱的哭泣声，
徐子龙的父亲车祸去世了。人在极度
悲伤的时候，往往哭不出来。23 个
小时的飞机，徐子龙1分钟也没有合
眼，眼睛瞪得通红，他回想着父亲的
音容笑貌，悔恨自己没能早点回家，
也担心母亲和弟弟，不知道家里现在
什么状况。

在家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两个月
后徐子龙又返回了尼日利亚，我问
他，“你没想过干脆不去非洲了？”徐
子龙说，“想过。我想去把工作交接
了，就回来。但是回到项目上，总感
觉我是属于这里的，就这么离开了，
心里有些不甘，而且这里离不开我，
我不能撇手就不管，也就又留下了。”

原来这才是国际工程人最真实的
样子，不服输，肯吃苦，守诚信，也
有遗憾。其实所谓担当，不过是普通
人在困难中选择了一以贯之；所谓责
任，不过是普通人在负重中选择务实
进取。

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全国劳动模范徐子龙——

最青春的日子在非洲
谢萌萌

2016年，徐子龙（中）为尼日利亚科吉
州立大学教学医院项目奠基。资料图片

乌镇景色乌镇景色。。郁郁 兴兴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我的家乡乌镇，历史悠久……漫长的岁月和迢迢
千里的远隔，从未遮断我的乡思”，这是文学巨匠茅盾笔
下的浙江乌镇。京杭大运河流经杭嘉湖平原时，与这个
小镇擦身而过。镇内蛛丝河网纵横交错，水运商贸由此
而兴。自2014年以来，每年秋冬季节，互联网大咖纷至
沓来，最新科技炫目登场。乌镇是谈到互联网时绕不开
的一个节点。

枕水而生，触“网”愈盛。水运网和互联网这两
张网，连起了乌镇的历史与现在，也织就了这个小镇
的未来。

千年古镇重获新生
11月下旬，一年一度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

论坛召开之际，记者来到乌镇，秋雨淅沥，寒意逼人。
“来了，今天冷吧？先坐下喝碗糖水暖暖吧！”一进

屋，民宿老板潘旭东带着笑迎上来，递上一碗热红豆汤。
环顾屋内，木质的长条形桌上铺着蓝色印花布，下

面摆着烤火的铁盆，木头椅子上系着手工缝制的坐垫。
昏黄灯光照耀下，温着姜汤的壶冒出一圈圈雾气。一
旁，老板13个月大的女儿正在母亲的搀扶下踱着步，外
婆拿拨浪鼓逗她，小姑娘嘴里便咿咿呀呀的，偶尔还会
蹦出“妈妈”“爸爸”等几个简单词语，吸引了全屋人的
注意力。阴雨天，心却是明朗的。

地处浙江省桐乡市北部的乌镇，有 1300 年建镇史，
自古就是水乡泽国。因水成市，傍河成埠，历史上乌镇
从宋代起逐渐发展为江南贸易重镇，明代嘉靖时期 《乌
青镇志》更是记载：“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
接袂如一都会”，一派城府气象。今日一看，的确是清水
穿城过，人家尽枕河，弹丸小镇聚集起烟火万家。谈起
往日，老乌镇人却缓缓地摆摆手，他们知道：乌镇，并
非从来如此繁华。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年轻人大量外流，大批历史民居
衰败和拆除，乌镇水乡风貌渐失，屋旧人稀，破败凋零，
昔日江南明珠蓬首垢面，犹如迟暮美人。

作为土生土长的桐乡人，乌镇前镇长张建林见识过
曾经乌镇“真实的破旧”。在他印象中，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乌镇进镇的路很差，河水又黑又臭，大批古建筑
濒危。

“车子跳，乌镇到。”这是早年浙江人对乌镇的口头
禅，意思是只要你感觉车子猛烈颠簸，就意味着到了乌
镇，用来比喻乌镇当年路况很差。的确如此，乌镇曾是桐
乡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镇，直到1992年乌镇北栅通江苏省
的公路才打通。那时乌镇人最好的工作便是到镇上几个
国营工厂上班，后来工厂陆续倒闭，人们的生活每况愈下。

1995年，画家陈丹青去杭州，绕到乌镇，他这样描述当
时的景象：“东西栅破败凄凉，剩几户老人，听评弹，打牌，
河边衰墙边停着垃圾堆、鸟笼子、还有家家的马桶，年轻人
走光了。那种没落颓败，味道是好极了，我原是江南人，走
走看看，绝对怀自己的旧，可是全镇完全被世界遗忘……”

1999年，桐乡市委市政府决定对乌镇古镇进行保护性
开发和整治，以保护历史遗产来开发旅游。

与其他地方搞开发大兴土木、盖高楼、建开发区不
同，乌镇的改造是从拆除景区旁五层楼高的百货大楼开
始的。本着“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乌镇从邻
近乡里收集旧料，将水泥路面全部恢复为青石板路；墙
面不是粉刷成鲜亮的颜色，而是将白灰与黑灰混合，在
绿植的印衬下更显斑驳；陈年的门窗修好后不是油漆一
新，而是按古法用桐油两度刷漆……

如今，行走乌镇，抬头不见电线电缆，低头难觅水
管槽道，连空调外机都用木条层层包裹“藏”在水阁

（为了增加利用空间，乌镇人将房舍的一部分架设于河
上，下面用圆木桩或石柱打入河床中，当地称作“水
阁”） 下面。修葺一“新”后，江南水乡小镇再现，人
们熟悉的乌镇又回来了。

还原江南梦里水乡
撑一把雨伞，到乌镇景区随便转转。但见青砖黛瓦

石板巷，小桥流水乌篷船，世代传承的叙昌酱园里依旧
酱香浓郁，染坊晒架上蓝印花布随风摇曳，昭明书院里
读书人静坐品读，书生羊肉面馆里顾客大快朵颐。船
上、桥上、石板路上，四处游人不断。潘旭东说：乌镇
一直很热闹，今年受疫情影响，人算少的咯！

根据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2019
年，乌镇累计接待游客 918.26 万人次，中青旅乌镇景区
业务在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高位基数上，仍然实现双增
长。在江南，水乡并不鲜见，乌镇何以备受青睐？

著名建筑师姚仁喜在设计建造乌镇剧院时曾考虑，乌
镇是一个像梦一样的地方，所以乌镇剧院最大的任务就是
要延续人们的梦想。于是他以盛开在水乡的并蒂莲为设
计理念，造出了后人称赞的“中国最美剧院”。

一个梦字，抓住了乌镇的精髓。在乌镇拍过电视剧
《似水年华》的歌手、乌镇旅游形象代言人刘若英说，乌
镇是巷口的姑嫂饼，是路边的臭豆腐，是老摊上的三白
酒，是桥下的菊花茶。对于游客而言，乌镇给他们造出
了完美的江南水乡梦。而将人们包裹进一个叫乌镇的梦
里的，除了抬眼可见的亭台楼阁、白墙黛瓦、小桥流
水、桨声灯影，更离不开地道的人文体验。

其实，乌镇西栅景区开发历经4载，投资超10亿元，买
断原住民的民居产权，将 1000多户人家悉数搬至西栅外，
等景区建好之后，再请乌镇人回来工作、经营、生活。因
此，游客来到这里，看不到外地人开的全国连锁的店铺，也
没有此起彼伏的临街叫卖招揽旅客，而是真正走近乌镇人
的生活。可以说，乌镇实现了最本真的“还原”。

潘旭东就是搬出去后又回来工作的。乌镇民宿沿西
市河蜿蜒而布，由乌镇历史民居改建而成，502间 （套）
客房形式多样，但都由乌镇旅游集团统一规范经营，以
数字编号。潘旭东经营的是 17幢，客房装修布置等全不
要操心，他只是当房东，尽力为住店客人提供服务。如
今，他和妻子女儿守在民宿，家里长辈也常常过来帮
忙，一家人围坐在堂屋一起吃饭，其乐融融，跟旧时光
景一样。客人来了，也跟回到自家一样。

民宿2B乙的老板，同样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因着
地道的家常味，他家虽只设了2张餐桌，只有一份固定菜
单，却成为美食推荐应用上的前几名，墙上贴满了世界
各地客人的留言。有英文的“delicious”（好吃），有重庆
话“巴适得板”（舒服），有人写下打油诗“乌镇风景美
如画，本想吟诗赠店家，奈何自己没文化，一句好吃走
天下”，更多人说下次来乌镇一定要再来喝一口老板做的
砂锅鱼头汤。

游客蓝先生爱逛市场，他觉得这是最具烟火气的地
方。体验一番早茶客，是他来乌镇的一个重要理由。水

上早市，是随着乌镇的水阁风貌和充沛水系而形成的特色
景象。以前，人们将货物陈列在船上，临河的居民只要吆
喝一声，船就会摇到水阁边，乌镇人不出门也可以买到新
鲜的蔬菜水果。习俗延续至今，四乡的居民不再把集市看
成是添补家用的途径，而是作为一种生活乐趣。

清晨7时，晨雾还没散去，水市口就熙熙攘攘热闹起
来，八方来船已挤满了河道，除了南瓜、番茄、辣椒等
蔬菜水果，集市上还有本地的水产摊和干货摊，甲鱼、
小河虾、梅干菜等备受喜爱。两边的水阁里，茶馆、肉
铺、小吃店、豆腐摊也早早卸下门板开张了，来吃早茶
的游客顺便逛逛早市，水乡的一天拉开了序幕。

妙的是，在乌镇，早茶客不是游人的专属体验，
乌镇人的一天正是从早茶开始。你看那三三两两坐着
的，不少讲着吴侬软语。本地人、外地客，融进了同
一个梦里。

注入全新互联网基因
“你们去今年‘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看过没有啦？好

多新科技好厉害的……”沏上一壶菊花茶，老姐妹们团
团围坐，乌镇人何阿姨打开了话匣子。在信息不通的时
代，茶馆是新闻中心；如今，喝的还是茶，分享的却不
只家长里短，还有互联网领域的最新消息。

微信公众号“星球研究所”在文章 《什么是乌镇》
中写到：“它是古镇却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镇，它很时
尚、很前卫，乌镇戏剧节蜚
声全国，世界互联网大会将
其定为永久会址。”自 2014
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
镇举办以来，乌镇走上数字
化、国际化的发展快车道，
加速与 5G、大数据、云计
算、工业互联网等拥抱。

老乌镇人邵云说，第一
届“互联网之光”博览会
时，他看到机器人还很好
奇，跟它打招呼，机器人的
一句俏皮回复，能让周围的
人笑成一片。哪能想到，今
天机器人早已进入饭店等不
少场所，承担起保洁、安全
巡逻等重要工作。

2019年，“哪吒号”5G
自动微公交在乌镇运营，在

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为嘉宾提供接驳服务。老乌镇人沈
佳良激动地发朋友圈说：“5G无人自动驾驶已上线，乌镇
马路上可以围观啦！”

今年，82 岁的乌镇人胡晖成了抖音上的“网红奶
奶”。在乌镇人民公园入口处，胡晖对着一块大屏幕问
道：“乌镇宝宝，今天的菜价是多少？”随即，屏幕上便
清晰列出当天乌镇各类菜品的价格。在 AI虚拟广场舞运
动区，大妈们不用自带扩音器，通过5G网络就能在大屏
上学习当下热门舞蹈。胡晖说，她喜欢智慧公园里这个

“能唱歌会跳舞的老师”。
许多人不知道，早在 2003年西栅开发之初，为了游

客拥有便捷的网络体验，乌镇有预见性地埋下了宽带网
线。某种意义上，这些网线也为乌镇的未来发展埋下了
伏笔，注入了互联网基因。从此，乌镇全方位融入“互
联网+”元素。

2014 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全镇“翻箱倒柜”
才找了 13家勉强与互联网、数字经济有关的企业。而截
至2019年底，乌镇共引进数字经济类项目1120个，计划
总投资425亿元。乌镇所在的桐乡市，数字经济企业数量
由 2014年底的 355家发展到 2019年底的 1950家，数字经
济核心制造业产值从54亿元增长到157.8亿元。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
爱一个人。”乌镇人木心的诗歌这样写。以前，慢节奏、
旧风味是乌镇的底色；现在，千年古镇站到了信息时代
的最前沿，快和新也成为乌镇标签。

乌镇夜景。 薛 俊摄 （人民视觉）


